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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我跟我妻子結婚的時候，我發誓要和她「至死不渝」，而且我決心做到這一點。

桃妮對我的意義勝過任何其他的東西。她雖不會成為一個名模，但她有著明亮的綠眼睛，長長的紅棕色的頭髮，有模有樣的乳房。

她的腿雖然不算長，但它們開始於一個漂亮圓潤的臀部，向下逐漸地細下去，直到成為兩隻細緻的腳踝。

她的聲音很柔和，帶有一點得克薩斯式的拖音，當她在臥室裡面發出這樣的沙啞的音調的時候，足以使得她顯得非常性感。

我們為自己的生活制定了很多宏偉的計畫，孩子，旅行，探險。

然而，這些事情都要花錢，而且在某些地方，我更多地受到事業上的牽扯，年復一年，這些事情老是一拖再拖。

我們之間的那種親密和浪漫似乎正在減退，不過我老是對自己說，來日方長，總會等到那麼一天的。

我只是以為她也會和從前一樣，然而很不幸，事情的發展並不是這樣。

桃妮在互聯網上找到了解脫。我以為這對她也是一件好事。她可以和別人聊天，她甚至還參加了一個關於HTML的函授教程，學習怎麼樣進行網頁製作。

然而，她還找到了些其他的東西。

有這麼一個人，他能夠說出那些我沒有說的話，他重新點亮了我任其日漸式微的火。

他的名字叫羅納得，住在這個國家的另一條海岸邊，非常遙遠，但得益於技術，他偷偷地介入了我的婚姻。

一天下了班，打發完了那些讓人不快的客戶以後，桃妮又開始提那個我下一次什麼時候休假的問題，我正好沒這份心情，結果就變成了一通大吵。

我覺得我們之間忽然有了裂痕，她躲進臥室裡哭了一陣，出來以後說我們得要談談。

我們坐了下來，她開始開口，我搞清了羅納得的事，以及他是如何如何地要求她去和他在一起，她又是如何在過去幾個月裡神魂顛倒地愛上了他。

是的，她對我還有感情，但已不比從前，不過還可以做朋友。

她不想繼續下去了。她要離開我。

一開始，我差點沒背過氣去，她小時候就是我的心上人，多年以前，我帶著她跳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而她要離開我。

我開始又哭又叫，而她卻無動於衷。

所有的事情在當晚就付諸行動。

她開始安排她的計畫，收拾她的東西。

她很明確地說，她不想要我的錢，她只想要她的自由，還說她巴不得趕快就走。

在她委身於羅納得以後，她會叫一個律師來打發我。

兩天以後，在我的辦公室裡，當我把我的咖啡杯摔在了辦公室牆上的時候，我的沮喪變成了憤怒，這怒火在我開上車衝向家裡的時候越升越高。

我開著我的奔馳行駛在大路上，受著這怒火慢慢地煎熬，有幾次我甚至想把車開到路的另一邊去，就這麼一了百了。

但是我意識到那樣子並不好。

我故作鎮靜地走進了門廳。

她從書房裡出來，看我為什麼這麼早回來。

她的長頭髮從後面挽起來，身上穿著我的一件灰馬甲，兩顆奶頭戳著這緊身的織品，一條牛仔短褲，最後是一雙白色的帆布鞋，像平常一樣化了一點淡妝。

「出什麼毛病了？」她問。

我向著廚房走去，眼睛往書房裡瞟了一會，我看見電腦的螢幕上寫滿了她和羅納得之間的對話，兩人相互之間說著「我愛你」。

「只是有點頭疼，桃妮，我去吃點藥，喝口水。妳要不要來點什麼東西？」

她笑了笑，好像鬆了口氣：「那好，就來杯茶吧」。

在她回頭接著和羅納得聊天的時候，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

我關上了浴室的門，把我在幾個月以前有一次在打網球時弄傷了背的時候吃剩下的那瓶肌肉鬆弛劑拿了下來。

我倒了一些藥片出來，拿下了一個用來盛剃鬚膏的盤子，把它們慢慢地碾成了粉。

然後，我拿著藥粉進了廚房，在那兒先給桃妮倒了杯茶，給她搾了一隻檸檬，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這些白色的粉末倒了進去。

我看著這杯東西足有好一會，知道一但我把它拿給她，就再也無可挽回了。

我把它端了起來，向著書房走去。

「給妳」我說，輕輕地一笑。

她回頭笑了笑，在我草草地在螢幕上瞥了幾眼她那些肉麻的對話時，她顯露出一點赧然。

是關於性的話題，是他想要對她的身體做的那些事情。

可我卻和她已經分開睡了好幾個星期了。

「我去躺一會，看看會不會好些。」我說。

她只在我走開的時候點了下頭。

我不由地又開始擔心起來…

要是她喝出來味道有異常怎麼辦？

我躺下了，只是盯著天花板，惴惴不安地等著。

我的心在我的胸口跳著，彷彿一隻低沉的鼓，時間過得好像很慢。

但接著，我聽見了外面門廳裡傳來了什麼動靜，一下子跳了起來。

在我跨出屋門的時候，我看見她正在廳堂裡用一隻手搖搖晃晃地支持著自己。

「桃妮…」

我說：「妳沒事吧？」

「感覺…很怪」她咕噥著，我在她向前倒下來的時候接住了她。

她很疑惑地向上看著我，接著就兩眼一翻暈了過去。

她全身的重量都加在了我的背上，我過了一會才適應了過來，就趕快把她拖到了床上。

我把她的身體放到了床上，然後俯下身去，兩手抓住了她纖細的腳脖子，把她的腿也擱到了床上。

我盯著她喪失了意識的軀體看了好一會，看見她的胸口均勻地起伏著。

然後，我脫下了衣服，覺得自己的那玩意在對我下面要做的事情的期待只直下硬得就像根鐵棒。

我赤身站在床前，想了好長時間看自己是不是光是就這麼想想就算了，但是不是的。

我俯下身，先脫掉了她的一隻帆布鞋，然後又是另一隻。

她5號半的小腳裸露出來，趾甲被塗成了鮮亮的紅色。

由於她慣於光著腳走來走去準備早飯，她的腳底有一點點髒。

接下來，我解開了她牛仔褲的鈕扣，慢慢拉開了拉鏈。

在這下面竟沒看見她的底褲，相反，我看見的是她那片軟軟的陰毛。

我把她的褲子從她的兩胯拉下來，拉到了她的腳邊脫掉，緊緊盯著她下身的那處三角地帶。

我俯下身去，分開了她的兩爿陰唇，吻著那兩爿肉瓣，就像是在吻著她臉上的嘴唇，它們熱乎乎地貼著我的嘴，我輕輕地呻吟起來。

接下來，我拉下了她身上的那件馬甲，在這個程序中間弄亂了她的頭髮，我把它從肩上往身後一丟，挨著她的身邊跪到了床上，把我的嘴唇放在了她一隻漂亮圓潤的乳房上，接著又是另一隻。

接著，我吻著她溫柔的嘴唇，用我的舌頭分開了它們，反過來感覺到了她那溫暖的毫無反應的舌頭。

她這種沒有生氣的樣子使我更硬了，變的更加激動，我分開了她的兩腿，在它們中間蠕動。

慢慢地，我進入了她的身體，她開始的時候顯得很乾澀，但我還是強迫自己擠了進去…

她是我老婆，我要好好幹她一場。

她還像剛才那樣躺著，好像死了一樣，在我更深更使勁地往她裡面插進去的時候，讓我體會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我的呻吟聲開始充盈於周圍的空氣之中。

那時，我想我可以得到滿足了，就這麼最後再幹她一次。

我可以讓她醒過來，對發生過的事情一無所知。但事情並不像那樣。

我深深地進入了她的身體裡面，這時，她的眼皮眨了幾下，睜開了眼，含糊不清地說道：「你在做什麼」語氣中充滿了厭惡和恐懼。

她竟然這樣對我，對她的老公，表示厭惡和恐懼。

我就覺得又受了什麼東西的刺激。

「我在幹我的老婆」我擠出句話。

這似乎使她變得更加清醒起來，她的眼睛睜得更大了，話語也清晰起來。

「從我身上下去！」她叫道。

她的一隻手虛弱地舉了起來，推著我的胸脯，但我很快就用我的手把它控制住了，然後又管住了她的另一隻手，我一隻手同時攥住了她兩隻細細的手腕，把它們按在了她的頭頂上方。

我把我的那玩意更深更使勁地捅進了她的裡面。

這時，她在我的身下拚命扭動著身體。

「別，快停下，你在傷害我！」

這更使得我火上澆油。

「傷害妳？傷害妳！妳要了我的命！妳跟那個該死的羅納得在要我的命！妳該死桃妮，妳要我的命！」

我對她吼著，我的另外一隻手挪到了她的喉嚨上，我把我全身的重量壓了上去。

我記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只是突然之間意識到我的手在那兒。

我的手感受到她頸部動脈強烈的跳動，聽見了她為了透氣猛地發出來的喘息聲。

看著她的眼睛鼓了出來，黑色的睫毛膏開始隨著淚水從她的臉上淌了下來。

她的陰部在我下面緊緊地收縮著，我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感。

在我體內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對我說，就這麼掐她一會兒算了，操她、掐她、給她一個教訓。

但我體內還有另外一部分卻不想停下來。

她小小的身體在我身下抽動著，喉嚨裡面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迸著唾沫星子，她的臉變得緋紅。

在她的陰部強烈收縮的驅使之下，我持續地往她的身體裡面更加深入地插了進去。

一股細細的口水開始從她的嘴邊流了下來，她的嘴唇的色彩正在變得與平時不同起來。

我彎下腰去吻著她，當我的舌尖對著她的舌頭「舞動」的時候，我感覺到了她為了透氣所發出的咕嚕聲。

她的每一次掙扎都加強了我的快感，她的臉開始泛出了一點青色，她的舌頭開始從她的嘴唇之間伸了出來，在空氣中一探一探地，似乎很絕望地想要嘗到空氣的味道。

我覺得有什麼濕乎乎的東西流在了我的那玩意和周圍的床上。

她失禁了！

我只覺得自己在覺察到這一點的時候變得更興奮了，有一種阻擋不住的想要射的感覺……

但現在還不行，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鬆開了她的手腕，把這隻手也卡在了她的喉嚨上面，用盡全力緊緊卡了下去，把我全身的重量都壓在了她的身上。

她的手軟弱無力地夠到了我的胳膊，抓住了它們。

我不知道她這是試圖阻止我，還是試圖希望她的觸摸能引起我的憐憫，或是根本就是像她的抽動一樣的只是她本能性的反應。

但是，她突然間緊緊地抓住了我，她的脊背拱了起來，她的私處緊緊地貼著我。

我爆發了，到她軟綿綿地跌回到了床上的時候都沒停下來。

她的眼睛茫然地從我的肩膀上方望過去，身體癱軟了下來。

她的舌頭還在那兒從她的嘴唇之間伸在了外面，臉上泛著淡淡的紫色。

當我把手從她的脖子上移開的時候，我看見我深深地留在那裡的色彩很深的瘀痕。

接下去，我吻了她，我的舌頭頂在了她已沒了生命的舌頭上，把它推回到了她的嘴裡。

我的手撫摸著赤裸的她，摸著她的身體，這躺在我床上的屍體。

我把她殺了！

我在這像張著翅膀的鳥一樣伸展著的，曾經是我的老婆的這堆死肉旁邊躺了下來，考慮著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的眼光順著她的腿往下看去，落在了她翹起來指著空中的染紅了的腳趾上。

我明白我要做什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再操她一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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